
“爸爸、妈妈，我现在得了疾病，
请不要因我的死而怪罪任何人，尤
其是格桑花西部助学协会，我很感
谢他们，是他们让我这辈子没有白
活！”在一封遗书中马广超写道，如果
上苍再给他一次生命，他还要投入到
高原的义务支教事业中。写这封遗书
的时间是在 2009 年 4 月底，他一夜
之间长了水痘，没多久水痘就遍及全
身，痒时如蚂蚁爬行，痛时如针扎一
般。他听学校老师讲，前几天当地有

3 个学生因得这种病去世，于是他做
了最坏的打算，写下了这封遗书。学
校一名老师领着他去吉来看藏医，藏
医要求他除了吃糌粑，什么都不能
吃。但倘若糌粑不放糖，他会觉得比
毒药都难吃。于是，生病的第三天、第
四天，他躺在床上，滴水未进。到第五
天，他吃下半碗糌粑，病情终于出现
转机。

2010 年 4 月 14 日，玉树地震震
惊全国，他的第二封遗书正写于他

决定去玉树抗震救灾的当天夜里。
他把遗书交到查荣寺小和尚的手
中，万一在救灾中出现意外，对远在
山东的父母也有个交代。正在地里
干活的母亲得到这个消息，丢掉手
里的工具就往家跑。她给儿子打电
话，想听听儿子的声音，马广超说：

“妈，别啰嗦了，我这正忙着救人
呢！”

去玉树救援，马广超自带了一
箱方便面和水，他的朋友还带了一

车食物，不到一天时间，他们就把所
有的食物全分给了当地群众。第二
天，参与救援的 4 个志愿者分吃了
漏在汽车座位缝隙里的
两块巧克力。地震发
生一周后，玉树到处
搭 建 起 了 临 时 帐
篷，他又主动联系
到青海省教育厅，
在帐篷里当起了支
教志愿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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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藏族儿童，他远赴青海支教三年

马广超：
高原上的格桑花
本报记者 侯艳艳

做一朵格桑花，向着青藏高原进发

2011 年春节，马广超回到家陪
父母过年，距他上次回家已经有一
年多了。2 月 16 日，记者来到良庄
镇东延东村，见到了身材魁梧的马
广超，他脸上透着明显的高原红，
言谈中流露出山东人特有的忠厚
耿直。

2005 年，在潍坊教育学院上学
期间，马广超就立志做一朵格桑
花，向着青藏高原进发。他说，格桑
花是高原上最普通的野花，生命力

极其旺盛。他通过格桑花西部助学
网了解到，青藏高原许多地方还缺
老师，这树立起他义务支教青藏高
原的志愿。他决定，先打工赚足生
活费，再向青藏高原，向着格桑花
开的地方前进。

大学毕业后，马广超先在青州
一家公司当起质检员，后来又到青
岛一家企业打工。他工作勤奋认
真，深得领导赏识，收入也渐渐稳
定。但为了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，

马广超在格桑花西部助学协会朋
友的帮助下，联系到青海省教育部
门。2008 年 3 月，马广超瞒着父母，
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。

“我来支教前经常有人问我去
西部的打算，我总是说去锻炼锻
炼，尽可能地帮助他们。而得到的
回复要么说我脑子有病，要么说我
太天真。我确实有‘病’，但我的

‘病’不是他们说的那种病，而是敢
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！”马广超

在博文里写道。
马广超来到青海省囊谦县，教

育局工作人员告诉他，有不少年轻
人由于剧烈的高原反应，坚持不到
一个月就离开了，劝他先到条件相
对好些的学校支教。他对教育局工
作人员说，不怕条件艰苦，哪里需
要支教人员，他就到哪里去，一切
费用由他自己承担。他和教育部门
签订了一年的支教期限，但在那里
他已经支教了 3 年。

支教“第一课”，带孩子到河边洗脸

3 年支教期间，马广超担任过
5 所小学的汉语教师。麦曲、瓦作、
吉来、上日玛、查荣寺，都留下了
他教书的身影。

玉树州囊谦县吉尼赛乡麦曲
小学，位置极为偏僻，从玉树州乘
车到囊谦县需要 3 个小时，从囊
谦到麦曲则要 8 个小时。在麦曲
小学，不足 10 平方米的教室里挤
满 50 多个孩子，不少学生只能站
着上课，教室没有一个完整的窗
户。宿舍拥挤不堪，教师只能在院

子里搭帐篷，马广超盖两床棉被，
穿着羽绒服在帐篷里艰难地熬过
了两天，最后冒险住进了一座危
房里。

到达麦曲的第二天早晨，孩
子们看到马广超洗脸刷牙，纷纷
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原来，这里方圆
上百里根本没有商店，更别提买
到洗漱用品了。看到孩子黑乎乎
的小脸，马广超给藏族孩子上了

“第一课”，带孩子到河边洗脸。洗
完脸后，为了防止低温把孩子的

手和脸冻伤，他又让孩子轮流涂
上护肤品。“现在格桑花协会为孩
子募捐了洗漱用品，孩子现在每
天都去河边洗漱，养成了良好的
卫生习惯。”马广超说。

在麦曲的半年时间，马广超
和学生结下了浓浓的情谊，收获
了一次次的感动。2008 年 9 月，条
件更为艰苦的瓦作小学向马广超
发出邀请，学校接他的那天，学生
把他团团围住。他清楚地记得学
生对他说的话：“瓦作不去”。麦曲

小学的老师告诉他，他离开的那
天，丁增、金巴、江才等学生哭了
整整一个下午。

2009 年 4 月底，马广超到吉
来找藏医看病，看到当地小学校
园里的杂草足有 1 米多高。原来，
这所学校因为没有教师上课，37
个孩子已经停课了。条件比瓦作
还艰苦，没有教师愿意在这里教
课，村长无奈地恳求马广超：“哪
怕只在这里教一个星期也好。”马
广超当即决定，到吉来教课。

多次历经生死，曾写下两封遗书

朋友遭遇车祸，

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

2010 年 10 月 27 日，香港
慈善家曾敏杰等一行 5 人在
往麦曲、瓦作运送物资的途中
发生车祸，3 人去世，2 人受
伤。“布桑老师是替我死的！”
车祸发生后，马广超深深自
责，愧疚不已。

事情要从2010 年 9 月 10
日说起，这天，曾敏杰一行人
来到上日玛捐赠物资。马广超
向他们讲述了麦曲和瓦作学
生的生活状态：那里没有商
店，不少学生一年到头只穿一
双球鞋，冬天时脚趾露在鞋
外，承受零下几十度的低温。
曾敏杰一行人离开上日玛的
第三天，他就派员工给马广超
打来电话，表示准备前往麦曲
和瓦作，去送物资。

马广超和当地志愿者曲
桑 10 月 26 日来到玉树机场，
迎接曾敏杰、杨浩等人。10 月
27 日，他们在囊谦县采购了炉
具等物资，装到大货车上。中
午时分，拉货少的小车准备先
走，马广超说，本来让他乘坐
这辆车，但他觉得布桑老师年
纪大，乘坐小车舒适，就把座
位让给了布桑老师。“没想到
下午 5 点多，他们就出车祸
了。”马广超说到这里，泪水忍
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曾敏杰和杨浩去世后，亲
戚朋友为他们设立了“曾敏杰
杨浩联爱基金”，挂靠在北京
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名下。目
前，由于基金会刚成立不久，
还没有找到足够的志愿者承
担基金会工作。

2 月 21 日，记者再次联系
到马广超，他正在协助联爱基
金的运作。他告诉记者，朋友
的离开是他心中永远的痛，

“我正在北京，趁学生没有开
学，多帮基金会做些事情。”马
广超说。

“我不知道世上有没有鬼神，也不知道人死后有没有来世，但我知道
的是人早晚要死的，只要在有生之年不用为曾经做过的事而自责，不必为
错过的机会而后悔，多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就足够了。所以我决定要
去西部!”这是马广超博文里的一段话。马广超 1984 年出生在岱岳区良庄
镇东延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大学毕业后，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，只身
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下辖的 5 所山区小学义务支教，在那里一待就
是 3 年。

玉树地震后，马广超在帐篷里为孩子们上课。 (资料片)


